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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道荣 最后一株庄稼微型小说

背摔游戏
□郭震海

滴滴答答下了一夜小雨，天亮时分说停
就停了，停得十分的干脆利落。

高老憨醒了，他的开门声惊醒了一个村
庄。

院子外的空气是湿漉漉的，大地是湿漉
漉的，就连村庄边上高高隆起的柴垛也是湿
漉漉的。高老憨背着手穿过湿漉漉的柴垛走
在湿漉漉的乡村小路上，由近到远走成了一
个湿漉漉的、虚幻的影子，成为山的一部分。

高老憨的妻子起来开始做早饭，她对高
老憨大清早起来就一声不吭离开家已经习
惯。她知道高老憨又去了田地。按常理下了
一夜的雨是不能下地的，但高老憨去了，他想
去看看自己的庄稼。他就像和田地有一个终
身的约定，一天看不见土地都会心慌。

老憨从地里转悠了一圈回到家后，用刚
提上来的井水很畅快地洗了一把脸。这时村
主任小段走了进来。

小段进门后就喊了一声：“叔——”
老憨咧开嘴笑了笑说：“是主任啊，快进

屋里坐，有啥事吗？”
小段赔着笑说：“叫啥主任啊，以后就叫

我小段吧。”他说着从衣兜里掏出烟，抽出一
支递给老憨。老憨有点激动，手抖动了一下，
烟没有拿稳当掉在了地上，小段急忙弯腰帮老
憨捡起来，这次他没有递给老憨，直接放到了
老憨的嘴里，还用一次性打火机亲自为他点了
火。老憨看着眼前这个和自己的儿子一般大
小的主任，激动得嘴动了几下没有说出话来。

小段也点了一支烟，吐出一口雾说：“有
件好事找你商量哩！”老憨夹着烟问：“啥好
事？”

“叔，不瞒你说，你要发大财了，换句话说
咱黄河滩村都要发大财了。”小段说。

老憨听得糊涂起来问道：“到底是啥事，
你快说啊，别云里来雾里去的。”

“咱们村后的神山凹那里全是土，对不？”
小段说。

“对啊，那是咱们村最好的土地哩。原来
神山凹是一片荒坡，40年前村里的男女老少
齐上阵，用了整整五年时间才开垦出来，当时
狗娃、铁蛋、六顺、宝珠、发福、金海，这些人按
照辈分你都应该叫爷了，他们都死在了那片
荒坡上。神山凹是六条生命换来的土地啊！
如果没有神山凹，黄河滩就不会有今天的人
丁兴旺。”老憨说。

“俺听上辈们说过，大冬天吃不饱，还没有
穿的，村里人赤脚站在雪地里忍着饥饿开垦神
山凹，铁蛋爷和六顺爷就是为了抢吃土里的草
根被塌方下来的冻土压死的。”小段说。

“是哩，是哩！你娘到现在都只有7个脚
指头，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当年冻掉的，
她当时只有十几岁。”老憨说。

“叔，我今天找你来，有一件大事和你商
量，就是关于神山凹的。前天，城里一个投资
商来村里，他看上了神山凹，想在那里修一个
避暑山庄，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劳力都不用种
地了。”小段说。

老憨说：“你说啥？要到神山凹修山庄？
你同意了？”

“是哩，是哩！叔，这可是大趋势啊，别的
村都在争，我是磨破了嘴皮子，送了人家好几
只山鸡才争来的一个项目，如果真能实现的
话，从今往后咱们村祖祖辈辈就不用靠种地
过日子了，就可以依托山庄致富了。叔，这是
一件大好事啊！”小段说。

“好个屁!”老憨火了。
“庄稼人不种地，吃啥，喝西北风啊！如

果开发神山凹，俺坚决不同意。”老憨说着站
起来，很是气愤地出去了。他不听小段的解
释，他也不需要解释，种了一辈子的地，他知
道庄稼人离不了土地。

小段没有得到老憨的同意，但这丝毫没
有影响他的进程，村民代表大会，党员代表大
会召开后，没有想到大家竟然一致通过，几乎全村
人都同意，尤其是村里的年轻人更是积极支持。

老憨在村里成了孤独者。他去找福庆他
爹，福庆爹说：“你就别瞎操心了，就让人家年
轻人去干吧，如果不种地坐在家里领钱也不
是啥坏事。”

老憨说：“兄弟啊，我始终就弄不明白，你
说庄稼人都不种地了，吃啥？现在都在开发，
从城里蔓延到了村里，如果都不种庄稼了，土
地都盖成了房，会饿死人的。”

“老弟啊，你多虑了，咱们黄土都埋了半
个身子，管不了那么多了，爱折腾就让他们折
腾去吧！”福门爹说。

走出福庆家后，老憨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失
落。此时，推土机已经排着长队开始进驻神山
凹，山庄的建设正式开始了，老憨病倒了。

后来，老憨死了。按照他临终的吩咐，儿
子把他埋在神山凹脚下。

神山凹的避暑山庄正式建成后，原本寂静
的山庄热闹了起来，一批批城里人开始走进山
庄。正如村主任小段说的那样，黄河滩村里的
村民们不用再种地了，女人们经过培训后在山
庄当起了服务生、清洁工、表演员，男人们当起
了保安、消防员，人人有事干，原本明晃晃的锄
头生锈了，犁铧成了山庄的展览品。

又是一个金色的秋天，天高云淡。人们惊
奇地发现在老憨低矮的坟头上长了一株庄稼，
孤独而健壮，据说这是黄河滩村最后一株庄稼。

黄昏，几个男孩子，在小区的草地上玩耍，不
时听到他们快乐的叫声。

一个胖胖的男孩，拘谨地站在一边。他们不
带他玩，因为他是“傻子”。有时候，他们的球踢到
路那头了，他们就喊他：“傻子，帮我们去把球捡回
来。”他就像得到命令的士兵一样，乐呵呵地跑去
捡球。球捡回来后，他们继续玩，他则张着嘴巴，
站在一边有滋有味地观看。偶尔帮他们捡下球，
或者帮他们递下饮料。他很乐意做这一切。

男孩子们玩倦了。有个男孩提议，玩背摔
吧。就是一个男孩往后摔下去，另外几个男孩用
手臂搭成梯接住。大家轮流来做，比比谁最勇敢。

提议的男孩先做。男孩站在一个小土坡上，闭
上眼，身体笔直地向后倒去。在即将完全倒下的时
候，另外几个男孩的手臂，牢牢地将他接住了。

大家齐声喊好。“傻子”羡慕地看着他们，兴奋
得哇哇直叫。

又一个男孩站了上去，在往后倒之前，不放心
地回头对伙伴说，你们千万接住哦，别丢手啊！众
人答应。男孩犹豫着，慢慢倒了下去。

又是一阵掌声。“傻子”崇拜地看着他们，拼命
地拍手。

男孩们一个接一个站在土坡上，勇敢地往后
摔倒。在即将倒地的瞬间，被伙伴们牢牢地安全
接住。

有个男孩忽然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傻子”，
然后，和其他几个孩子嘀咕了几句什么。男孩们
向“傻子”招手，示意他过来，问他，你愿意来做一次
吗？“傻子”不相信地张大了嘴巴，激动得连连点头。

“傻子”学着他们的样子，站在了土坡上。然后，
在众人“一二三”的呼喊声中，毫不犹豫地向后倒去。

站在他身后的男孩子们，突然抽回手，一哄而
散。“傻子”胖胖的身躯，重重地摔在了草地上。

片刻的沉静。“傻子”哇哇哭了起来。
从附近的居民楼上，飞快地跑下一个中年男

人。他是“傻子”的爸爸。刚才，他站在自家的阳台
上，目睹了这一切。

男孩子们吓得四处逃散。
都是一个小区的孩子，“傻子”的爸爸认识他们。
晚上，“傻子”的爸爸一家一家去敲

门。男孩子们看到“傻子”的爸爸找上门来，
都吓得躲进房间，不敢出来。他们想，完了，

“傻子”的爸爸一定是来找家长告状的。
“傻子”的爸爸一遍遍地向男孩的家

长说明事情的经过，家长们听了之后，一
边向“傻子”的爸爸道歉，一边就要将孩
子揪出来揍一顿。“傻子”的爸爸阻止了
他们。他对他们说，自己只有一个请求，
就是请你们的孩子明天晚上再到草地
上，和自己的孩子玩一次背摔游戏。家长和孩子们
都答应了“傻子”的爸爸。

第二天黄昏，几个男孩子又聚集到小区的草地
上。“傻子”和他的爸爸也过来了。看到男孩子们，

“傻子”往爸爸的身后缩了缩。
男孩子们继续玩背摔游戏。最后一个，轮到了

“傻子”。
“傻子”躲在爸爸的身后。爸爸蹲下来，和他交

流。男孩子们也鼓励他再玩一次，并承诺绝不逃
开，绝不松手。

“傻子”迟疑地站在了土坡上。“一二三”，在爸
爸和众人的鼓励声中，“傻子”闭上眼睛，慢慢地向
后倒去。

众人的手，稳稳地接住了“傻子”。在众人的臂
弯中，“傻子”哈哈大笑。

“傻子”的爸爸搂着儿子的头，激动地对男孩子
们说，谢谢，谢谢你们还给他信赖。

棋牌室里每个人都
有一个临时的绰号。小
胡被称为胡三条，是因为
有一晚几乎把把都赢在
三条上。袁小元被称为
袁相公，是因为一晚上做
了 两 次 和 不 了 牌 的 相
公。王国成更惨，被大家
戏称为炮手。

王国成进入棋牌室
的时候，受到了大家的热
烈欢迎。小胡说，炮手来
啦，今儿个您受累继续给

我点炮呀。王国成嬉笑着说，你就不怕撑着
你！小胡一脸坏笑地掏出一张宣传彩页说，
你看，你就是干这个的，我专门捡来给你
看。王国成抢过彩页，看见上面印着一门礼
炮，推销礼仪产品的。王国成假装正经地说
这个点炮技术得保存好，我回去慢慢研究。
一边把彩页叠起来揣进了衣兜。

说着话，牌就码上了。
几张牌打过之后，小胡广播似的发布通

知：王国成请注意，王国成请注意，本人万事
俱备，请准时开炮，请准时开炮。王国成说，
你听啥牌哩？小胡说，三条，还是三条。轮
到王国成摸牌，凑巧还真是摸到了三条。三
条在自己手里是个废张，于是王国成就顺手
把三条弹了出来。嘴里还说，我就不信这个
邪！小胡“哗”的把牌摊开，赢的就是三条。

你真要三条啊？王国成傻了。
有人说，鉴于王国成的态度，今晚炮手

的荣誉称号还颁发给你。
王国成心里憋气，没有说话，出牌却谨

慎了许多。尽管如此，王国成还是一如既往
地点炮。

点炮是要出筹码的，筹码里带点彩，虽
然输赢不大，但含金量不高的砂金也是金
呀，那点小钱仍让王国成痛如割肉。王国成
并起左手五指，做刀样向摸牌的右手砍去。
等着自摸却让王国成把别人点赢的牌友就
不乐意了，揶揄道，王国成出门前肯定上厕
所了，手这么臭。这时候王国成的老婆踱了
进来，王国成的老婆是个好脾气，搁在别人，
看老公又打麻将，脸早就变绿了。王国成的
老婆不温不火地说，呦，国成又在助人为乐
呢，咱明天中午吃啥呀？这句软中带刺的话
刺得王国成的汗都快下来了。王国成一脸讨
好地说，咱吃烤鸭行不（白菜钱都输了，还有
钱吃烤鸭）？

前几天王国成一位老同学下过帖子，帖
上说聚福居烤鸭店某月某日择吉开张，请王

国成夫妇光临指导。明天就是这个吉日。
第二天上午，为了去聚福居指导工作，

王国成夫妇刻意地把自己装修了一下。但
凡给男人留面子的女人总喜欢在家里啰嗦，王
国成的老婆一边梳头一边说，厂里停工，你也
不能总在棋牌室混日子，你看人家都开了饭店
了，你去了好好学习学习。王国成一脸真诚地
说，一定一定，要把咱家经济建设搞上去。

聚福居的开业典礼够隆重的，请了一大
堆不知哪儿来的领导。同学说实在照顾不
周，请随便一点。王国成说没关系没关系，
就随便地站在马路边（前排嘉宾的位置都让
领导给“站”了）。王国成站在马路边还真看
到了一样稀罕的玩意儿，一辆摩托三轮载着
一组小钢炮，对天放响。这玩意儿不用火
药，没有弹头，声音却很响亮。王国成想起，
昨天小胡给的那张彩页上就是这东西，摸摸
口袋，那张纸片还在口袋里躺着呢。

棋牌室里风水轮流转，胡三条的风光早
已不再，大家输赢的起伏也不大。为啥不
大？重量级点炮手没来呀。棋牌室里是个
人来人往的地方，王国成好久没来也没人留
意。倒是小胡那天满脸神秘地对大家说，你
猜我看见谁了？有人问，谁？小胡一字一顿
地说，王——国——成！人家说，嗐，我以为
你看见外星人呢。小胡说，现在结婚的人
多，王国成赚死了，满大街忙着放炮呢。

小胡想起了那张彩页，懊悔地说，你说
我这炮点的！

点 炮


